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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东风回暖早”，雪雨过后，春
的跫音就已经响起。大地还是一片沉
寂，随着日子的深入，积雪加速融化，溪
流不断充盈，原野的萧索在悄悄隐匿，
空气不断擦拭着清新。几天过去，山上
那些瘦削的枝条变得柔软起来，每一棵
树都在向新一轮葱茏发起冲刺。太阳
的脸庞一天比一天鲜活，奶油般的光泽
一天比一天饱和。雨水呢，身段已不再
那么生硬，开始飘起来、舞起来，平添了
几许婀娜。

春寒还是料峭，禽鸟却早早收到了
季节的消息。“春江水暖鸭先知”，一大
清早，鸭子们就在池塘里扑腾翅膀。尽
情滑翔一段，激起翻滚的水花和急速的
波浪，然后，一个猛子扎下水去，再冒出
灰灰绿绿的身子来。这在冬天是难得
一见的。这些温驯的憨憨的鸭子，已振
奋着精神，叫时光变得灵动起来。因为
燕子、寿带、柳莺等候鸟尚未归来，麻雀
就当仁不让做起了主角。它们尽可能
组成团队，斜斜地掠过空中，又急急降
落在田野和山坡。它们还喜欢选一个
晴好的中午，在屋檐上你一言我一语叽
叽喳喳。那些鸣叫有些嘈杂，但音色褪
尽了凛冽天气里的喑哑和低沉，变得圆
溜起来，把一个院子浸染得暖暖和和
的。至于喜鹊，很明显，身子变圆润了，
长长的尾巴翘得老高了，那么一上一下
的抖动，颇有劲道，很骄傲的样子。顶
着“百舌鸟”光环，乌鸫每天不敢闲着，
除了觅食，就是反复练习和表演歌唱，
各种唱法十分娴熟，声音婉转且千变万
化。对于这位音乐家的天赋，“入春解
作千般语，拂曙能先百鸟啼”，这句诗的
不吝赞美，真没有吹捧的意思。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
无。”是的，草木都在萌动。一蓬蓬、一

丛丛、一片片的枯草，包
括那些蒌蒿，已经在攒劲
推陈出新了。过些日子，
它们挤出了一茎茎的白
色短芽，芽儿又匀出一点
点嫩黄。远看，草地确有
一种绵延的浅浅的明
亮。当然，在返青的日子
里，抢占先机的还是柳
树。古人说“春风放胆来
梳柳”，“放胆”，说的是风儿多少有些劲
头，而一个“梳”字，倒是道出了春风和杨
柳之间的柔意。“吹面不寒杨柳风”，风的
亲和与柳的轻盈已揽在一起，真有惬意
欢畅之感。“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
似剪刀”，这是春光灿烂的光景了，柳树
呢，已然一派翩翩的风姿。“柳无春光不
精神，春无柳色减三分”，的确，柳树是对
得起春天的，它们率先吐出叶蕾，一挂挂
的枝条晃悠着白色的逗点，接着，叶蕾绽
开，河堤上、池塘边就笼住了一团团的轻
烟。这样，柳树早早发笔，画出了春日盎
然的第一幅清亮的写意。

早春，似无盛大的花事。但盛大只
是相对的，报春迎春的花朵们顶着寒威
绽放，自有其独有的秉性。“俏也不争
春，只把春来报”，梅花抗争冰雪的重
压，孤傲高洁，超脱洒落，吐露灼灼芳
华，使春天的序章卓然不凡。迎春花在
墙隅、草坪、坡地带雪冲寒，果敢亮出了
一串又一串的金黄，它是春天特别称职
的信使。山茶花也尤为难得，“独放早
春枝，与梅战风雪”，盛开之后，“花繁艳
红，深夺晓霞”，它的丰盈和高雅，正是
春天的又一种风情。“绿杨烟外晓寒轻，
红杏枝头春意闹”，杏花的报到是稍晚
一些，却嫣然含笑，把自己装扮得轻红
淡粉，既繁复，又绚烂，既秾丽，又娇媚，

特别叫人神摇目夺。当然，“白白红红
一树春，晴光炫眼看难真”，一些时候，
杏花也显朦胧之美。

人勤春早，对于农家来说，春天的
每一天都是不能偷懒的。还在拜年中，
很多农家就忙乎起来。“蓄水如囤粮，水
足粮满仓”，把田埂和塘坝加固好是十
分必要的。要到田间多加巡看，把那些
沟渠清理疏通好，可以避免使油菜等作
物发生渍害。还要把稻种精选几次，选
好天气再好好晒上几回。“立春天渐暖，
雨水送肥忙”，勤快的家庭会抢时间把
粪肥还有塘泥一担担送往田间，这些可
都是上好的肥料。把农具修好，擦得干
干净净、锃亮锃亮的，这也是必修课。
还有，对于犁田机、插秧机等许多现代
化农机，也要反复检查，确保它们大闹
春耕时欢快有力。“立春栽菜，压断扁
担”，无论晴天雨天，菜园里总有忙碌的
身影。对于持家人来说，每天要细细照
看母鸡抱窝孵仔，争取二月初二前后第
一窝鸡仔能破壳而出。这样，那些嫩嫩
的鸡雏可以被融融的春光抚照，也可以
贪吃着绿茵茵草坪里蹦蹦跳跳的虫子。

春天是一种心情，更是一种劲头。
这日子打开后，便止不住奔跑的步子，
一天天绿意更浓了，诗意也更浓了。

——摘自《人民日报》

春来诗意浓
◇陈爱民

宋代诗人张耒有首诗《二月二日挑菜节大雨不能出》：“久将菘芥
芼南羹，佳节泥深人未行。想见故园蔬甲好，一畦春水辘轳声。”晚唐
以后，二月二又被称作挑菜节，这一天，人们会去地里挖野菜，争抢春
天的第一口鲜嫩。到了宋代，更是成了一种风尚，连苏轼也曾“拄杖
闲挑菜”过。

而让张耒遗憾的是，今年的二月二大雨倾盆。远方，天光暗淡，
似乎连高台阁楼都被雨水冲刷走了。近处，一道道瀑布挂在假山上，
泥浆混在水里，在整个庭院里四处征战，所向披靡。

看来是出不去了，原本走几步就能到的院门，此刻遥远得就像隔
了一个季节。诗人在屋子门口站上一会儿，只看到树叶在风雨中飘
摇，水花的脚丫啪嗒啪嗒地踩在大地上，从井边走到秋千旁，又从池
塘走到院门外。这让诗人既羡慕，又有些埋怨——若不是这场雨，他
也应当啪嗒啪嗒地走出院子，尽情采撷春风吹起来的第一批绿意。

回屋里坐下，遥想去年的二月二。在蔬菜落户到菜园子前，野菜
蜂拥而来，鸠占鹊巢，肆无忌惮地萌芽吐绿，茎叶密密麻麻地缠在一起，
连蚯蚓路过时都觉得难以下脚。它们长得太快了，不像是从地里冒出
来的，而像是冬天残留下的枯枝被泼了绿油油的浓漆后速成的，不然，
怎么一个转身，“草色遥看近却无”就变成了“蒌蒿满地芦芽短”？

诗人提着菜篮子，本以为来得挺早，没想到地里已经来了不少
人。偷眼一瞥，一位大婶的篮子都快满了。瞅准一块人少的地，他赶紧
弯下腰，手指像母鸡啄食一般，探入野菜中，一棵棵地摘起来。马兰头、
荠菜、苜蓿、蕨菜……野菜们就像课上回答问题的学生，个个把手举得
高高的，他看准一个，念出名字，对应的野菜便兴高采烈地跃入篮子里。

在“脸盲”的人眼中，野菜长得都差不多，而诗人瞧上一眼，就能
看出哪些是好吃的，哪些将就能吃，哪些有毒。他没有神农尝百草的经历，但在
一片土地上生活久了，自然会对土地上长出的东西了如指掌。更何况，“陟彼南
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诗经》里的句子他已经刻在了脑海里，这
些野菜对他来说，就像是文学意义上的街坊邻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当然熟得
不能再熟了。摘完后，直起腰来，深深吸一口，一股昂扬新鲜的清气直入肺腑，
这是菜园子里嗅不到的享受，只有野性张扬的野菜才能蕴养出来。

满载而归，走在路上，诗人突然想到白居易的《二月二日》：“二月二日新雨
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他早已不复青春年
少，但走在柔柔的春风里，看着遍地吐新芽的野菜，竟感到自己的影子一步步走
成了风流少年，走进了诗行里，骑上骏马，和其他人一起在码头上一字排开，任
由春风把衣裳吹得猎猎作响。春天，果然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就连他的心中，都
痒痒地抽出了新芽。

回到家，把野菜做成羹汤，小尝一口，一阵波浪般的轻哼掠过喉咙。积蓄一
个冬天后，骤然释放出的新绿就是鲜美，诗人甚至由此想象到那些纤细的根在
大地深处如何努力地汲取雨水，那些小巧的叶子在大地上如何虔诚地吸纳阳
光，占尽春天的先机，最终酝酿出足以唤醒一个人几十个春天的人间绝味。不
过，这样还不过瘾，诗人把羹汤装进碗里，拿来诗书。“莫愁客到无供给，家酝香
浓野菜春。”一边读，一边啜饮野菜羹，美滋滋的。倏然间诗人冒出一个念头，白
居易写这首诗时，是不是也刚喝完一碗热气腾腾、清香四溢的野菜羹呢？

只可惜，今年的二月二出不了门，只能忍住心中蠢蠢欲动的馋意。但耳朵
仍不甘心，它好像能听见地里野菜们嗷嗷的叫声。于是在雨停后，迫不及待地
从远方传来一阵阵浇水的辘轳声，浇进诗人的身体，当作一种慰藉——你听，菜
园子里蔬菜们将要茁壮成长了。

吃不到春天的第一篮野菜，就等蔬菜长好后，再好好弥补这场大雨带来的
亏欠吧！

注：有农谚道：“天旱锄田，雨涝浇园”，在暴雨后要抓紧时间浇水，恢复地里
的农作物的供氧。所以文中写诗人听到农人迫不及待挑水浇地的辘轳声。

——摘自《兰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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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回了趟老家，看到墙角尘封的农具，
久违了的亲近感油然而生。

因为建工业园区，周围的村子陆续搬迁，
村民入住新建小区。我们村据考证是古代都
城遗址，需要保护性开发，一直未拆迁。父母
去世后，我再未回过老家。在外做生意的弟
弟，隔三岔五回家住几日。进村，还是那个丁
字街，但人不多。村口有几位老者喝着茶闲
聊，还都认识，我过去热情问候、递烟。到家
门口，门锁着；伸手往门框左上角一摸，钥匙
在。门框左上角是父母亲常放钥匙的地方，
已形成数十年的习惯。不管谁回到家，家里
有人还是没人，都能进门。

门道空荡荡的，倒像比我记忆中大了许
多。墙面上的木楔子、铁钉子还在，但没了过
去挂着的馍笼子、菜篮子等。院子那棵梧桐
树显得孤单，但粗壮高大了许多。几只鸟儿，
在树梢盘飞，叫声很好听。烟囱的出口像个
喇叭筒，迎风有声。屋檐的瓦片上长着青苔，
因被雨雪洗过，一片翠绿。烟囱旁边墙拐角
搁置的农具，像是被遗忘的古董。

这些农具，如父母在世时放置的那样有
序。靠背墙有个藤条编织的长方形筐子，里
面放着一些小物件，有割草用的镰刀、挖菜用
的铲子、锄麦用的小锄、剁草用的砍刀等。这
些小物件，母亲用得最多。囱与藤筐间竖立

放置的农具，都是头朝下把儿朝上，按序有铲
土用的铁锨、挖土用的镢头、锄地用的大锄、
翻晒秸秆用的铁叉等。父亲常提醒我和弟，
农具是经常要用到的，用了后都要放回原处，
以防急用时找不到。这些农具，都是村里的
铁匠铺打造的，硬度和造型都好。农具的把
儿也是村上的木匠坊选材和制作的，结实而
顺手。铁锨和镢头用的时候最多。锨把是枣
木做的，不仅被手掌磨得很光溜，而且被汗水
染成黑里透红的枣色；锨面无一处生锈，透着
刚劲和光亮：锨口已变成月牙形，但仍显锋
利。镢头把是核桃木做的，很有韧性，已由白
颜色变成核桃壳一样的颜色；刃部因使用得
多被磨得短了一截，又由扁形变得光秃秃的，
倒更显沧桑和年代感。锄头虽有磨损但没有
明显变形，不过有个缺口，那是干涸了的池塘
开垦后种了高粱，父亲打垄中锄头碰到了石
块上造成的。

看着农具，父母亲和乡亲们辛勤劳动的
情景，倏忽间浮现在眼前……初春，一群妇女
一手挎个竹筐，一手握柄短锄，排成不规则的

一字型雁阵，边锄麦边说笑。母亲每每下工，
竹筐里实实地装满草，解下围裙和头帕，洗把
脸又进厨房做饭。炎热的夏季，父亲不是拿
起铁叉去挑麦捆，就是扛起大锄去锄地，碾麦
场和齐腰高的包谷地里，闪动父辈们戴着草
帽光着膀子的身影。秋季连下霖雨，河道决
口了，父亲戴顶草帽披件蓑衣，扛着镢头铁
锨出门，既要加固河堤，还要引走庄稼地里
的积水，每天半夜才湿淋淋地回来。我自小
知道，庄稼这东西，既怕旱又怕涝。寒冬腊
月，父母亲拉上架子车，带上镢头、铁锨等工
具，进山修水库，一干就数十天。我放寒假
去过工地，见父亲穿着单衫子抡镢头，母亲
挥动铁锨装土，为赶工程，都顾不上与我多
说几句话……

看着这些熟悉的农具，早已消逝的铁匠
铺和木工坊，想着父母亲与众乡亲忙活的身
影，眼前像放电影般从脑海闪过。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
归途。”忽然想到这句寓意深刻的话，眼泪瞬
间涌出眼眶…… ——摘自《西安日报》

休假一周，没有外出旅游，我拿起
剪刀，剪辑整理多年积攒下来的报刊
中的各种美文。我的认真劲就像裁缝
师傅裁剪布料，不能把文章剪得支离
破碎，也不能把边角剪得歪歪斜斜，以
免影响阅读时的审美需求，感觉自己
就像在剪窗花。然后，我把剪出来的
美文逐一贴在厚厚的册子上，变出好
几本“文集”。休息的间隙，我一边听
着音乐，一边品茗，一边认真浏览这些
剪贴好的文章。

我把这称之为“剪”读，博览群书，
是把书读厚，“剪”读精华，是把书读
薄。时光在阅读中很快消逝，留下诸
多美好记忆和思考乐趣。

不要小看这样一件小事，这是我
的兴趣爱好所在。我喜欢阅读，坚持
订阅不少报刊，喜欢收集、打印喜欢的
文章，然后定期整理归档。留下的都
是自己写的或是喜欢的“精华”，还能
节省报刊堆积占用的空间。

现在新媒体流行，我也同样会把
在网上看到的好文章收藏，标注感触
深的地方，定期整理回味。不过，我更
喜欢的依然是剪贴纸质报刊，因为这
个剪贴过程，也是我对美的一种筛选
和感受，印象也更深刻。

联想一下，古往今来，剪刀既可剪
布料、剪纸，亦可剪柳、剪花，甚至“剪”
情绪，“剪”出许多诗情画意，绮丽纤
秾。

贺知章在《咏柳》中吟道：“不知细
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个“剪
刀”比喻巧妙。

还有不少诗人借“剪”字萌发无穷
诗意，如杜甫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
歌》中写道：“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吴
松半江水。”对画作之赞，逸兴遄飞。
元代杨维桢在《庐山瀑布谣》中也有

“便欲手把并州剪，剪取一幅玻璃烟”，
表达自己豪放的情怀。看来，古时“并
州剪”很受欢迎。

不止物可剪，情绪亦可“剪”。李
煜的“剪不断，理还乱”堪称经典，用一
个“剪”字，把摸不着的抽象情绪表现
出画面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通过剪报和阅读的体验，“剪”
出了这么多联想，“捡拾”到这么多诗
意，不失为一种意外收获。

我们都需要一些兴趣爱好来丰
盈生活，就算是“小”事情，也能给我
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甚至能以此
让诗意阐发，这也是热爱生活的一
种体现吧。 ——摘自《广州日报》

小区门口的柳树上，挂了红的粉
的黄的灯笼。张着枝丫，灰扑扑站了
整个冬天的柳树，陡然间喜庆了、柔和
了，也带些羞怯的模样。

天微微亮，刺骨得冷。车驶过挂
了灯笼的花雨路。各色的灯笼亮着，
行走在一片璀璨里。穿过十字路口向
西，路灯灭了。朦胧的晨光里，天空呈
现出冷冷的淡青色，道路两旁的白杨
向前延伸开去，低矮的冬青、榆树在晨
曦的微光里暗褐着，它们习惯依着园
丁整理好的姿势站立，排列整齐地弯
曲延绵向路的尽头。

大约200米，到了路的尽头，就在
要转弯向北走上大桥的时候，我看见
了月亮！

它低垂在树丛间，仿佛穿过树林
就可以触到它，硕大的圆盘，像一座雕
塑，安稳又沉重，金黄的盘面上雕着淡褐
的图纹，猜度那图纹该是嫦娥仙子歇着
了，玉兔就紧紧依偎在仙子脚边，蜷缩着
打着盹。再拐弯向北，此时的月亮竟然
动起来，在树丛间跳跃，时而躲在树后，
时而又在树间调皮地露个脸，像妈妈带

着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捉迷藏，简简单单
的游戏惹得孩子咯咯笑个不停。想到
这里，嘴角弯起来，古老的月亮，母亲一
般的月亮，还有婴孩一样的自己，也很有
趣。突然很想停下来，在这条每天匆匆
行过的路上，看看此时的月亮。

走过斑马线，站在桥头。月亮深沉
温柔地与我对视。丛林中的月亮，让我
想到林深见鹿。此时的月亮，仿若一只
洁白美丽的巨鹿，静卧林间，倘若我往
前走，再往前走，它就会受到惊吓般跑
开。我静静地看着月亮，回想在过去的
光阴里，我怎样忽略过它……

继续驱车往前，视线被几栋楼宇
遮住，此时，东方的天际泛起了红，天
空是浅浅的粉，往下是玫瑰色的红，接
近地平线则是橘红。这是技艺精湛的
画匠用尽所有颜料也调不出的色彩，
冷色的浅蓝、淡青，暖色的浅粉、深橘，
相互重叠，相互交织着，在东方天际流
淌。辽阔无垠的天际，用最美的色彩，
最壮丽绚烂的方式孕育太阳，迎接今
天的到来，想想就令人感动不已。

——摘自《甘肃日报》

听说不少健康人士早上
吃麦片，我在赞同之余，尚有
恍如隔世之感。

面粉要精细，必须磨去
麦子的皮，磨去的皮越多，面
粉越白越精细。但是对粮食
不足的穷人来讲，去的皮多
了就吃不饱了。因此解放前
穷人不去麦子皮，吃麦片。
这样，一百斤麦子就会一斤
不少地用来充饥。更穷的
人，是专吃富人喂牲口的麦
子皮，不吃半点白面粉。这
种日子在解放前我过过。单
吃麦子皮味道是不怎么样，
但对饿肚子的人来讲，也没
觉得特别难熬。

1964年我在宝山县杨行公社与社员
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天两
头吃麦稀粥，即麦片。告别时，领导要听
社员对我的评议。房东社员说：“邓同志
同我们一起吃麦稀粥，没半句怨言，很
好。”领导向我转达这个说法。

时过境迁，想不到几十年后，科学告诉
我们麦片具有降血脂的功能，不仅能美容，
而且能美体。于是，其自然而然地成了健康
人士的“必吃品”。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岂止是麦片，还有被上海人称作山
芋的地瓜，过去也是没粮食吃的穷人的

“瓜菜代”，如今也因为能健脾、强肾而成
为健康一族的“必吃”。中国地瓜年均种
植面积达8000万亩，占世界种植地瓜面
积的70%，不能不认为这是因人而异、因
地制宜。

事物是发展的，认识是个过程。从过
去因为贫穷不得不吃，到现在因为要健康
而热衷于吃，辩证法告诉我们：不能静止地
片面地看问题。 ——摘自《新民晚报》

开春，三娘娘家院子里的山楂树
开出了小白花。山楂树下，大燕回来
了，在房檐下筑起了巢。

阳光晴好，三娘娘把炕上的被褥
从一头卷起来，卷成一个圆筒，然后
夹在胳肢窝下出了门，冲屋里喊一嗓
子：秋葵，看好门呀！

“娘，我要吃山楂葫芦。”十岁的
秋葵，从屋里探出头，一只手塞在嘴
里，口涎横流。

“嗯，等结了山楂娘给你做。”三
娘娘应着。秋葵三岁时高烧烧坏了
脑子。秋葵就爱吃糖葫芦。天天要。

“春生，带秋葵出去玩一会吧！
等山楂熟了娘娘多给你做山楂葫
芦。”三娘娘央求我。秋葵傻，没人愿
意跟他玩。三娘娘经常拿出零食央
求周围的孩子带秋葵出去玩一会。

村里半大的孩子很多，有的孩子
稀罕这点吃的，就带秋葵出去玩。但
也有孩子捉弄他，不是把他推到泥坑
里，就是给他抹一脸灰。秋葵也不
恼，哈哈笑。

回家的时候，三娘娘就叹着气，
给他洗洗擦擦。

经夏至秋，山楂在秋葵的注视
下，一天天变红变大变得饱满了。直
到九月底，暑气尽退。找个清凉的好

天气，三娘娘会跟秋葵一起，从枝叶丛
里摘下小灯笼似的果子，洗净晾干，然
后穿在竹签上。再在大锅里熬一锅糖
水，等锅底糖水冒泡儿时，把山楂签放
进去转一圈，糖葫芦大功告成。

熬糖水的时候，烧火的总是秋
葵。这时候的秋葵很听话，脸儿洗得
干干净净，烧的火不急不躁，总是恰
到好处。三娘娘蘸一串，他递一串。
一串串山楂葫芦并排躺在面簸子里，
一个个油光锃亮，闪着诱人的光泽。

秋葵小心翼翼举着硕大的山楂
葫芦，站在街门口。许是山楂葫芦的
香甜味随风穿堂入户，许是秋葵的咂
嘴声惊动了别人，很快，三娘娘家门
口就聚满了小孩子。

“那你以后会带秋葵出去玩吗？”
“会！肯定会。”……
每个孩子最终都会许下不一定

实现的诺言，然后心满意足地吃到三
娘娘的山楂葫芦。厚厚的糖衣又脆
又甜，含在嘴里甜在心里。

秋天，天高云且淡，雁行排成人

字飞向南方。原野上，秋风扫过大地
田野。举着糖葫芦的秋葵在沟壑间
奔跑，和小伙伴们追逐打闹，赢了就
让他吃一个山楂葫芦。秋葵笑得好
开心呀！

而糖葫芦总有吃完的时候，这时
候山楂树都落尽了叶子。后来雪花
会飞了，雪落后是年。年过后，春风
又会来，山楂树又要发芽，又要开白
色的小花，大燕又要回来了。秋葵还
是会眼巴巴地问三娘娘。

“娘，俺想吃山楂葫芦。”
“好，等山楂红了，娘就给你做。”
三娘娘总会这么笑眯眯地说……
四十年过去了，三娘娘早已经去

世了，秋葵后来去了敬老院。
大燕每年都在三娘娘家的旧屋

檐下垒窝筑巢。那棵山楂树老了，没
人采摘施肥，果子也越结越小。但它
的花，总是那么多，白花花开一片呀。

我们痴痴地在山楂树下等着，等
它给我们结一树的山楂葫芦儿……

——摘自《扬子晚报》

◇静轩

尘封的农具

“剪”读
◇杨德振

转弯遇见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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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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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伟
志

山楂树下
◇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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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句
检验一个人的标准，就是看他把

时间放哪儿。别自欺欺人；当生命走
到尽头，只有时间不会撒谎。

——余华
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

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
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
房间的痛苦。

——卡夫卡

我偶尔会猜想——喜悦是唯一
不带神秘色彩的东西，因为它的依据
源自于自己。 ——博尔赫斯

我们一直寻找的，却是自己原本
早已拥有的；我们总是东张西望，唯
独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至今
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

——柏拉图
扰乱人们的不是客观事物，而是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见解。
——爱比克泰德

只有在我们并不是真的爱自己
所做的事情时，我们才会以成功或失
败的观点来考虑事情。

——克里希那穆提
快 乐 在 于 想 象 中 ，不 在 于 行

动 中 。 愉 悦 先 在 期 待 中 ，然 后
在 记 忆 中 。 ——福楼拜

河州文摘


